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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到了年终绩效测评的时
候。那是公司首次在KPI体系中
引入360度评估，意在业绩指标
评估外，全面分析员工工作过程
中的非量化信息，立体地体现出
员工的成长、发展和执行力。新
体系上马各种测试，大家忙得昏
天黑地，Sam安拉们常常一起加
班到深夜。他在QQ上说，安拉
辛苦了！她开玩笑说，不辛苦，有
老大您陪着呢！他打来一个坏坏
的笑脸，那我每天陪你到12点。
安拉一笑而过。

每年年终应该是所有员工的
丰收季。根据运营现状和当年净
利润，年终公司按董事会持股分红
外，另行提取20%的纯利润作为季
度奖和年终奖犒赏员工，以感谢所
有员工一年来的辛苦工作。按照
惯例，年终绩效测评不仅一票决定
第四季度的季度奖，而且直接影响
着全年度的年终奖。

像DL这种国际化管理的大
集团，人均分配奖金绝对不可能。
HR依据企业对各部门的依赖程
度和部门价值，计算出各部门对应
的奖项份额、奖金分配比例，经中
高层领导审核、董事会通过后，再
在全公司公布实施。绩效奖金通
常分为A、B、C三等，每级都有详
细的评分规则和规范的操作说明，
每个等级都有指定的分配比例。
在未被韩企收购时，为避免不必要
的争执和倾轧，大家都心照不宣地
轮流拿着ABC奖，现在这个方法
完全行不通了。每个部门的绩效
考核权完全掌握在韩籍同事手里，
要打开他们的缺口搞些小动作，估
计没人有这个胆量。绩效考核公
布前夕，Sam和安拉在校对最后的
数据。

安拉——Sam迟疑着，使劲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你来看这
排数据。

怎么了？
你看，除去离职、生育者，我

们PART参与年终考核的共有
20 名同事，按照 HR 指定的
40%、40%、20%分配比例，A、B、
C三个奖项的份额分别是8人、8
人、4人。你看这，满足A等条件
的共有9人，B等条件的只有7
人。

和HR特别申请下，就按实
际得分来分配奖金好了。

不妥吧，这是公司初次引进
360度评估体系，每个指标、每个
数据背后都有科学严密的测算标
准，哪能说改就改呢？

那……
安拉，Sam欲言又止，手上

的铅笔停留在某一个单元格内。
安拉探身一看，分明是自己的名

字，她就是A等奖的九分之一。是
啊，只要把她的名字轻轻往下一移，
事情就解决了。

可是——可是——那可是实实
在在的五千元啊。

安拉，你看，这两人比你年轻，
这几个新入职，这位神经比较脆弱，
你看，你能不能……

听出来了，我活该就是那位又
老又熟、心理强大、克制礼让的冤
大头。

安拉——如果你不同意，我另
想办法。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

安拉，这样的事我不知道如何
和别人开口。

我同意。我有事先回了。强忍
住眼中的泪水，安拉一手拉开办公
室厚重的木门，冲进深渊般晦涩而
枯寂的长廊。对着夜空，她深深地
吸了口气，冰冷、新鲜的空气一直透
进肺里、脚底。

第二天上班，例行的周会上，向
来活跃的安拉一言不发。会议结
束，她第一个推门出去。在行政楼
长长的安静的走廊里，Sam紧走几
步追上她，他的嘴里连声喊着安拉、
安拉、拉拉、拉拉拉拉……他把她堵
在门外，有点手足无措地拍拍她的
头，抓抓她的肩，冲她做鬼脸，安拉
面无表情直直走回自己的格子间。
他把袋装的高丽参茶撕开了送过
来。他弯下腰，细细地端详着她的
脸说：安拉，你下巴上有什么？

那是一个疤痕，安拉3岁时不
小心在门槛上摔了一跤，缝了 4
针。因为疤痕长在脸颊与下颌交界
处略靠里的地方，所以那么多年过
去了，几乎从没人注意到，而他竟然
发现了。他怯怯地碰了碰伤疤，还
疼吗？

安拉的泪不可控制地流下来。
Sam一脸惶恐无辜，不敢看她的眼
睛，只是站在她的身后，不时地用鞋
尖踢一下她的转椅脚。

回自己位置去吧。安拉别过脸，
一手撑着自己的下巴，干巴巴地说。
Sam乖乖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安拉看到他的QQ头像固执地

闪烁着。
别想太多，安心上班吧。安拉

淡淡地回了一句，关了QQ。初来
乍到的Sam，若想以后顺利地开展
工作，总得干几件收服人心的实事，
绩效考核就是其中的关键节点，他
怎能错过机会？安拉只是生气，他
为什么没有事先征求她的意见？在
他心里，她是那么小家子气的人
么？还是他从一开始处心积虑地接
近她，就是为了今日的利用？安拉
怔怔地发着呆，又使劲地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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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拉和Sam正别扭着如何

打开僵局时，突然有人告诉她，他要
走了。

她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他
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和她没有任何
交集，他随时离开就如他曾经突如
其来。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当着
老大的面流泪，千万不可以。当老
大一转身走进小办公室，她的脸就
像一个痛哭失声却无法发声的人那
样扭曲起来。她听见Sam走进来，
她快速地背过脸，紧紧地咬紧自己
的双唇，使劲地瞪大眼珠子，却无法
控制自己不断抽搐的双肩，泪水还
是控制不住地流下来。她拼命捂着
自己的嘴巴，她的泪从指缝间源源
不断地淌下来，顺着桌沿滴到她的
膝盖上、脚背上。

不知情的同事诧异她的失态，
不过一个个很知趣，装作什么也没
看见似的各干各的。前座Emma
问了声什么，她压抑着嗓子回了句，
好不容易控制的情绪又崩溃了，她
把脸完全埋在自己的手心里，她简
直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怎么办。

下午一上班，简单地收拾下双肩
包，Sam就准备开路了。办公室里除
安拉以外的所有人都热情上前和他
告别，Sam不时瞟一眼始终埋头做报
表的安拉，几次想要开口最终却什么
也没说。Sam走到安拉对面的位置，
解释说要给钢笔蘸点墨水。安拉偏
过脸，从指缝中看见对面屏风上他的
剪影，他并不看钢笔和墨水瓶，只是

默默地注视着安拉。他轻轻地弹了
弹她的隔屏玻璃。

HI。
安拉使劲点点头，在背后用力

地向他挥了挥，他头也不回地往门
口走去。

安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另一
个不会遇到他的楼道跑出去，冲到
门口小卖部，买了一包他最爱的白
壳中南海，装入信封。当她走出超
市，他已永远消失在未知的远方。

安拉对自己说，忘了这个可恶
的人吧，他还黑了自己5000元。

两个月后，他被调回韩国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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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的某个周一，第四任

总裁上任后的第一轮裁员开始了，
行政人事35岁以上员工一刀切，安
拉正好踩线。周一下午下班 ，同龄
的同事一个个灰着脸走进HR办公
室，一个个拿着信封走出来。

安拉开始默默收拾办公桌。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没有人

来通知安拉离职。
次年三月，安拉和同事们一起

赴外省参加团建活动，正好与HR
负责裁员的同事住同一标间，晚上
临睡前俩人有一嘴没一嘴地闲聊。

安拉，你知道去年按年龄一刀
切，为什么独独留下了你吗？

不是说正好缺人手吗？
呵呵，多一个人少一个人还不

是他们说了算。
那……
你不知道吗？Sam回国前夕给

HR总监发了一封邮件。
一封邮件？
关于你的。
关于我的？
是的。邮件说，如有裁员，完全

可以忽略你的年龄、学历、背景因
素，因为你的能力任何时候都可以
胜任行政部的任何一项工作，你是
一名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员工。

啊？！
安拉一声不响地关了床头灯，

把脸埋进厚厚的被窝里。 （四）

生活有了断章，是从2017
年开始的。且，再无续篇。悬崖
式的断章，如一堵不可逾越的铁
壁，利落地斩断，断了乡思，断
了浓浓的年味。

这一切，都因为母亲的离
去。2017年6月10日（农历五月
十六日），母亲九十虚岁时，忽然
撒开了手，去了遥不可及的地方。

记得从1984年起，我便离开
了村庄，化作一片云彩，飘忽在东
西南北。生活如一根粗犷的绳索，
肆意地拉扯着我，往南，再往南，
到了母亲不曾耳闻的地方。而逢到
过年，母亲手中那根细细的线，跟
着腊月的寒风轻轻摇晃，便能把我
从千里之外，带回母亲身边。直到
2017年，几乎每一个春节，我都
回到母亲身边，陪伴母亲度过一个
又一个的年。

往年，一般大年三十了，便
乘车回去。老家在苏北灌溉渠
边，交通不便，自己又没车，带
年礼实在不便，所以都是空手回
去。其实这是很尴尬的。农村人
讲面子，人前要显摆，衣着要鲜
亮，大包小包往家拿，见人递上
好烟，聊点外面的见闻，说明在
外混得不错，引来一村的好评。
后来有不少车子进村了，更显气
派非凡。而我总是空手而回，没
有车，也不喜穿着，而且也不健
谈，见人只会打个招呼，不会递
烟，不会聊天，在村人看来，是
混得不咋样的了。这样的我，必
定会引来差评。这些杂音我是听
不到的，母亲肯定是听到了。母
亲从未在我面前说过，一个字都
没说。

回到家，进母亲的小屋。母
亲的小屋很小，只有十来个平

方，后墙有个很大的窗户，透进丝
丝的寒风。屋里摆设是简陋的，床
铺，灶台，桌子，水缸，还有一张
父亲生前用过的办公桌，都挤在小
屋里。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些
电器都没有，母亲也用不了。墙上
挂着几十年的老相框，里面有十来
张黑白照片，是儿女们不同年龄时
照的。我们早丢了，母亲还保留
着。儿女都不在身边了，想哪个
了，就去看看照片。

小屋小，却不显零乱。母亲是
个爱干净的人，总把小屋收拾得井
井有条。母亲一生的苦累和辛酸，
已是我的言语所不能穷尽的。到了
晚年，她和所有农村的父母一样，
把她和父亲劳碌一生才拥有的一
切，包括六间房，都给了儿子，自
己则蜗居在这十来平方的斗室里。

知道我要回来，母亲事先收拾
了小屋，又备好了馒头和肉菜。母
亲的厨艺，本来在村里是数得上
的。可人老了，手脚不利落，连一
顿普通的饭菜都勉为其难了。不消
母亲说，姐姐妹妹就早早地送来了
馒头和肉菜。

晚饭时间，母亲蒸好馒头，煮
好鱼，电饭煲里煲了粥，娘儿俩简
单地吃了晚饭。然后母亲收拾好，
把桌子擦个干净。做这些家务活
时，母亲从不让我伸手，说你生手
生脚的，东西在哪都找不到。

收拾完毕，娘儿俩就着一盏
15W的灯泡，聊起了家常。母亲
坐在床边，我坐在藤椅上。这把藤
椅有些年头了，也是父亲生前用过
的，至少有三四十年了，还完好无
损。每次我回去了，母亲都把藤椅
让给我。我说您坐吧。母亲说你坐
吧，一路上坐车累了，我就坐床
边。于是我坐藤椅上，母亲坐床

边。我们唠了起来。
我很少和母亲说外面的事，外

面的事，已不是母亲所能明白的。
其实我从没把母亲看成一位老人，
直至她去世，我也觉得她是年轻
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说不
清。从我走上工作岗位起，母亲就
这个状态，一直不曾老去。

母亲是个知性的人，该问什
么，不该问什么，她很会拿捏。我
不说的事，母亲从不多问。比如在
单位混得咋样，今年挣了多少钱。
她知道儿子是个平淡无奇的人，够
生活便好。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
是在外要舍得吃，舍得穿，不要节
省，要爱惜身体。

常年在外，我对村里渐渐有了
生疏。母亲便会和我说些村里的
事。谁娶了媳妇，谁生了儿子。那
个大爷身体不行了，这个婶娘过世
了。说这些时，母亲会不由自主地
叹息。母亲提醒我，你一年才回来
一次，明天去看望一下大爷，或哪
个婶娘。母亲的话，我是认真的。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会一一给大
爷大妈们拜年。

还有些人，母亲也会和我提
及。母亲是个懂得感恩的人，那些帮
过她的人，她无力回报，只能说给我
听，以示她内心的感激。母亲说，现
在的人变了，没以前那么好了。但好
人还是有的。那些帮母亲去街上带一
斤豆腐回来，或路上扶了她一把，哪
怕是路过时叫了她一声大妈大奶，她
都会记在心里，会跟我说。作为儿
子，我有说不出的感激。

除了大年初一去拜年，其他的
时间，我都守在母亲身边。我们并
不总是聊个没完，只是随随便便地
聊着，或是静静地坐着，看院场上
的干草，在风中打着旋儿。

每年我只回去一次，只住一个
晚上，就会匆匆离开。

母亲说，在家玩两天再走吧。
我说，还有事呢。
母亲说，有事就不留你了。
我说了要走，母亲也不挽留。

母亲是真心想留我，还只是客套，
我听不出来。不过老人都想儿女承
欢膝下，我想母亲也应该是这样。

下午我要走了，母亲送我到门
口的小路上，叮嘱我吃饭要及时，
要注意身体。我说妈，你回去吧。
母亲装着若无其事地说，嗯哪，你
走吧。我向母亲挥了挥手，便转过
脸，向西走。走出一百来米，见母
亲还在小路上望我。等我折身向
北，到了引河桥上，回望小屋，看
到母亲又转到了小屋的后面，站在
一排水杉之间，在远远地眺望。这
么远的距离，母亲是完全看不见
了，但她的目光，被一颗心牵着，
投向儿子的背影。

2017年，这样母子相守的年
味，被永远定格了。母亲走了，我
突然失去了家的方向，失去了回家
的理由。那样的年味，如一页页日
记，只能在记忆里翻阅。那时的年
味，很平淡，平常如日落日出。而
现在再去回想，便有了许多的感
怀，便有了许多的痴想。

2019 年春节前，我回去上
坟，给父母烧纸。本是令人生畏的
坟地，如今却是我和母亲的相见之
地。再走引河桥，不由自主地回首
眺望，眺望母亲的小屋。小屋还
在，像个羸弱的老人。只是人去屋
空，不知故人回。后面的那排水
杉，依然生机盎然。只是水杉边
上，再没有了那个矮矮的身影。

那个矮矮的身影，从此带走了
我归去的冲动。

胡不归（散文）

□何尤之

风吹草低（小说）

□姜利宾

大风吹向戈壁
时间的刻度上
每一个音节
敲打历史悲喜
壮怀也罢，激烈也罢
册页里不动声色

层积云泛起褶皱

虚幻也真实
沙漠在静穆中
凝成盛大

风吹沙鸣的乐声打住
雪，丝绸般透亮
矜持，又心动意颤
像是天地明月间的表白

敦煌雪
□孙剑

山中的寂静
是草密林深
海边的宁静
是浊浪涌岸
无休无止的拍击
大漠的肃静
是孤烟摇直
悄无声息的叹息
草原的幽静
是蒙古族长调
声扬气昂的壮阔
在林中呼吸
在沙丘默坐
在海滩漫步
在草原远眺
永不停歇的呼吸
心静的时候
得失才会放下
抛弃利欲远离烦恼
求得平安和常乐
心静的时候
晨光就会出现
既不耀眼又有朝气
全身充满活力
心静的时候
蓝图才会展开
远大而不虚夸
引导人生的轨迹

远方
大漠的远方
孤烟直
大海的远方
蜃楼隐
人的眼里有了远方
心里就亮堂
人的心里有了远方
脚下有力量
远方是山

凝望险峰
就有了人生的高度
远方是海
眺望彼岸
就有了心胸的壮阔
远方是天
仰望星空
就有了对未来的遐想
看得远一些
再远一些
想得远一些
再远一些
有了远方
就有了
人生追求的高度
有了远方
就能迈开坚实的脚步
有了远方
远方就不再遥远

青春
青春是扬起的风帆
风帆不落
活力犹在
青春是内心的勇锐
意志不衰
激情依然
青春不只是年华
也是心境
青春不单是容颜
也是力量和意志
只要有梦想
追求就不会停止
只要生命深泉涌流
青春就不会消逝
让岁月远去
让烦恼远离
让欢乐常在
让青春永驻

静美（外二首）
□施景钤

谯楼·钟楼
经历了千年的风雨
古谯楼依然屹立
悠远的晨钟暮鼓
犹在耳边敲响
楼上
一千年前的那朵祥云
犹在眼前飘浮

钟声响了一个世纪
而今铿锵依旧
时针的每一次转动
都在记载一段历史
悠悠不绝
白昼与黑夜
朗朗的钟声
穿过繁华的都市
在天空久久回荡

年轮
童年是小溪
细细绵绵

少年是大河
放浪不羁

青年是大江
激情澎湃

中年是大湖
蕴藏丰富

老年是大海

容纳百川

种子
在泥土里
它默不作声
心里却在遐想
将来
是一棵参天大树
遮天蔽日
还是
一株美丽的花卉
鲜艳芬芳

不知要经历
多少春夏秋冬
才如愿以偿
前面有张蓝图
它自一心一意
在土壤中
成长

一阵清风
像一位少年
吹着口哨而来
朝你眨了一下眼
就悄然走远
翩翩风采
稍纵即逝
犹在眼前
送你淡淡花香
送你丝丝凉爽
一去不回返
却情意绵绵

年轮（组诗）
□晨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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